第一部‧被詛咒的人

「好，但如果你騙我，我一定會把你殺掉！」

今晚我仍舊坐在酒吧的一角，拿著一杯橙汁在沉思：

（我是為了甚麼而生存？）

正想得入神，一個小孩走近，坐在我身旁。

我厲聲道：「小子，這裡不是你該來的地方。快走！」

這麼多年，我除了已丟棄了同情心，及為人冷漠了不少外，性格仍沒太大改變。

那「小子」開口：

「你就是卻斯？」

那「小子」的聲線很成熟，我上下打量他，才恍然大悟。

他不是小孩，只是長得異常矮小，約一米高，難怪我誤以為他是小孩子了。

「不好意思，我只歡迎美女搭訕。」

侏儒我也不是未見過，所以他提不起我的興趣。

那「小子」好像聽不見我似的，繼續他的說話：

「我叫艾活，是個傀儡師。我有個發財大計，有沒有興趣？」
我冷冷地道：「講。」

即使四周的話聲很吵，他的話我仍是聽得一清二楚，

始終，有關錢的話題是吸引的。

「我們成立一個義賊團，劫富濟貧，自己也可賺一筆，如何？」
「義賊團和暗殺者有甚麼關係？幹嗎要我加入？」

「我需要一個身法快的人幫忙『處理』那些保安人員。」

「殺了他們？我只在有必要時殺人。」因為刀沾血後會變鈍，不能用。

「不，你只需使他們昏迷就行了。如非必要，我們不殺人。」

「好，但如果你騙我，我一定會把你殺掉！」

就是這樣，我和艾活聯同五十人，組成一個「義賊團」。

艾活負責統籌，我負責行動。

半年間，我倆合作愉快。

「我以為妳死了。我殺了妳的家人。」

在沒有工作時，義賊團的成員都很空閒。

有一次，艾活到鄰城召妓「散心」。

我可沒有那種閒情逸緻，只是獨自在鄰近的卡素城逛逛。

後來才得知，原來艾活召喚了一群眼球怪監視著我的一舉一動，

但因為牠們是不死族，所以我完全感覺不到它們的氣息。

「這個城也無甚特別嘛。」看看四周平凡的市場，酒吧，旅館，我不禁心想。

奇怪的事發生了，向來只留意美女的我，

注意力竟然集中在一個十九歲、樣貌平庸的女孩身上。

理由？我也不知道。

她名叫雲雀，但我多稱她為雲，是一個在市場賣水果的小姑娘，

每天都滿面笑容地叫賣，又容許別人講價。可惜她並不聰明，時常被騙也不知道。有時其他人看不過眼，把真相告訴她，她總是一笑置之，就是不相信。

她實在是傻得可以，不但不怕以殺人不眨眼聞名的暗殺者卻斯，

甚至每天都到酒場和我閒談。不知怎的，我又不能無視她的存在，

也許因為她的純真吧，確實原因我仍然找不到。

她的出現使我在那座城逗留了一段不短的時間，是因為我捨不得她？

不可能，我心中已沒有任何感情存在！

有一天，一個惡霸經過此城，把她的攤擋給破壞了。

這夜，她竟哭著來酒吧找我：「我已受夠了，請你收我為徒，教我生存之道吧。」

唉，是眼淚，是女人的眼淚，我的弱點之一。

看見她楚楚可憐的樣子，我心軟了，我實在不忍心拒絕她，只好暫時答允，

心裡盤算著怎樣打消她這念頭。

在我想到法子前，不幸的事發生了…

某天早上，我正在城外的山上散步，突然聽見有人說有山賊屠城，我馬上趕回去。

到達時，我只看見死屍滿地，我急不及待跑到女孩的家。「雲！」

沒有回應…

我想起雲那傻傻的樣子，心很亂。

她的笑容、她的聲音不斷的在我的腦海中迴響。

這時，我才發覺為何我對雲有一種難以解釋的親切感：

她很像我小時相識、現已音訊全無的妹妹，她們都是少數關心我的人。

正想得出神，那些不知好歹的山賊竟然來惹我。

「喂！把所有值錢的東西交出來，大爺或可讓你死得痛快一點。」

我已不能再抑壓自己的怒火，心裡只是想著要把所有壞人殺掉，我感到自己體內有一股洶湧澎湃的力量，自己的身體已不受控制，只想著要為雲報仇…

當我回復意識時，城中除了血，還是血…

「師傅！」

原來她剛才被嚇壞，昏了過去，因而沒有受傷。

她看見地上家人的屍體，清澈的眼裡泛起點點淚光。

她轉過頭來，望著我，甚麼也沒說。

我只說了兩句：「我以為妳死了。我殺了妳的家人。」

然後便離開卡素城。雲一言不發，只是跟在我後面…

我定睛望望，她的臉蛋圓圓的，眼睛水汪汪的，

不論樣貌、身形、氣質，都很平凡。

就是這樣，一個名滿天下的暗殺者身後便多了一個

穿著粗衣麻布、手無搏雞之力的少女。

「師傅，你怎麼了？為何滿身都是血的？」

自從上次屠城事件後，為免雲成為我工作上的障礙，

我便向艾活請了假，設法撇掉她。

不經不覺一個月過去了，我在希爾山下發現一位女性。

她滿身鮮血，顯然已奄奄一息，但也絲毫無損她的美貌，使我也不禁呆了半晌—

她看來只有十來歲，高約一點七米，皮膚白皙，烏黑的秀髮在腦後束了一條長長的辮子，鼻子高高，還有一個櫻桃小嘴，我從未見過長得比她美的人。

我雖然想救這個美人，但過去的經歷使我留下不能磨滅的陰影，

我實在不敢再冒險，正要轉頭離去，卻聽見雲說：「師傅，你不救她嗎？」

我唯有應道：「救~」

我把那女子抱到附近一間小屋，教雲使用傷藥，自己在屋外把守。

跟著的十日，每天我也在附近的森林覓食。

有一天—

「師傅，她想見你。」雲對我說。

進了小屋，我發覺一雙眼睛一直注視著自己，那雙眼簾給人一種寂寞的感覺…

和一點神秘的光芒。這點光芒把我深深吸引著，我很好奇，想探究它是甚麼。

再細心觀察，她身上穿著簡樸的粗布衣，是雲借給她穿的。

因為她那條裙子被血染得通紅，已不能穿。

她的左腕戴著一條色彩不斷轉變的手鏈。

美人就是美人，穿粗布衣也很美。

「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卻斯？」她開口了。

我看得呆了，答不出話來。

「你果然和雲雀所說一樣沉默寡言呢！不過我也要說聲謝謝。」她續說。

「妳的身體仍然十分虛弱，乖乖的在這裡休養。待妳的傷痊癒後，我可不管妳。」

我說著便準備離開。

「螢，我叫螢，是一個魔法師。」

「你叫甚麼與我毫不相干。」我回頭望了她一眼，冷冷地道。

之後的數天，螢間中無聊，也有請我進屋談天解悶。

起初我只是敷衍她，漸漸地我發現她是一個外冷內熱的人。

我們出奇地投契，可說是無所不談，除了她的身世之外—她不提，我也沒問。

漸漸地我和她成了朋友，對她的戒心也拭淡了：

以往她的起居事宜，一切皆由雲雀負責，現在間中我也會幫忙。

1天， 我如常在山上覓食，一個村人滿臉驚慌的說東面出現大量怪物。

東方？不正是小屋的方向？

我匆忙趕向小屋，忽然聽見後面有點風聲，我急忙退開，

發覺那「村人」手持一把染血的忍者刀，四周突然湧出十數個忍者打扮的人。

我拔出腰間的短劍：「想集體自殺嗎？」

*********************************************************************
我拖著疲累的身軀，拿著兩隻野豬的屍體，回到小屋，隱約聽見雲的聲音…

「師傅，你怎麼了？為何滿身都是血的？」

*********************************************************************
「…」

我竭力睜眼，發現自己身在床上，身上的傷全好了。

好像有人躺在我身旁，那人的身上更散發出一種醉人的香氣。

「！」

是螢，她睡得正酣。

在那一刻，我生了偷吻她的念頭…

不行！我雖不是甚麼正人君子，但也不是小人，豈能做出如此不光彩的事？

正在內心掙扎的當兒，我發現螢很憔悴。

她昨天還好好的，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看見她那個樣子，我立刻打消偷吻她的念頭。

這時，有人進屋…

我走到門旁，保持戒備，準備迎敵。

「師傅，你醒過來了？」

得知是雲，我才鬆一口氣。

「發生了甚麼事？為何我的傷口全好了？為何螢看來那麼虛弱？」

我開始連珠炮發的質問雲。

「三天前，你滿身鮮血的回來，我還未問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你就昏過去了，

螢說你是失血過多。由那天開始，每天螢也…」雲欲言又止。

「螢每天也怎樣？」我不禁催促她。

「我不知道…

只看見她的手發出綠色的光，然後把手放到你的傷口上，它們就縫合了。事後她總是倒頭大睡，好像很睏的樣子。」雲慢慢地答道。

原來螢向我施了回復魔法…

過去曾聽艾活說，回復魔法是最差的魔法，不是說它沒用，

而是它的效率很低—

術者要消耗相當大量的魔力才能治癒一個小小的創傷。

我身上的傷口不下十個，螢耗費的魔力可想而知。

雖然和艾活仍有一段距離，但她的魔力倒也強得有點不尋常…

以往我總是獨來獨往，遇有甚麼損傷都由自己醫治，從沒有得到任何人的憐惜，但螢她…即使她仍未完全康復…

經過此事，我的心因為她而泛起陣陣漣漪…即使我不想承認…

從此，我不其然地留意她的一舉一動，但我從她的眼中看出她並不喜歡我︰

雖然她總是那樣的笑容可掬，但我可以肯定，那並不是出自內心的快樂。

*********************************************************************
由於魔力的過量消耗，螢要休養一段更長的時間，

我也有更多的機會去嘗試瞭解她。

我們三人的生活也尚算安穩，直到—

1天， 螢問到雲跟著我的原因，我也毫不隱瞞、把事實告訴她，

她當時的反應很特別…

「…」

「怎麼了？把妳嚇壞了？」

「不，沒甚麼。」

頃刻間，我感到螢的眼中出現了一點殺氣，但它轉瞬即逝，

那時我只認為是我的錯覺…卻全不察覺她內心的變化。

轉眼間一個月又過去了，螢的傷口也差不多完全癒合。

一天，我把食物拿進小屋，放在桌上，正轉過身來…

突然寒光一閃，我也來不及反應，一把匕首已經硬生生地插在我的胸膛。

我轉頭望去，襲擊我的是螢。

不知為何，傷口並不痛，但心中卻有一種刺痛的感覺…

「為甚麼？」我強忍心中的傷痛，緩緩地問。

「因為你把我唯一的親人，我的姊姊殺死了。」

「？？？」我殺人無數，可記憶中沒有多少個是女人。

「三個月前，我的姊姊和她的未婚夫到卡素城渡蜜月。其後，全城人死光了…」

「！！ 那是意外…」是「那件事」…

「意外？你這殺人如麻的大魔頭竟說那是意外？我可不相信！

我查探得很清楚，你那所謂的義賊團，所到之處都不留活口。

像你這種人渣所說的話，難道我會相信嗎？」

「？ 不留活口？難道艾活他…」我實在不能相信，

但看螢那激動的樣子，這實在不容我不信。

「你少裝蒜！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匕首插得更深了。

我的上衣本已被染成一片鮮紅，現在更是血濺滿地。

此時，在我耳邊傳來一把我未聽過的女聲：

（主人，您好像遇到麻煩呢~ 要不要我幫忙？）
（？）

「妳走，不要再在我眼前出現！」

（她是誰？我何時成了她的主人？）我心想。

（哎呀！您竟然不知道我的存在！）她「答」道。

（嘩！她幹麼知道我心中所想？難道我快死，所以遇鬼？）我的心更亂了。

（天呀，為甚麼我的主人如此膽小？那末讓我作個自我介紹：

我叫狄斯，是您的使徒，和您心意相通，身高一點六五米，體重四十五公斤，

嗜好是… 嘿！是「那個」！

至於三圍是…）

我打斷她的「話」：（夠了！妳有甚麼專長？）

（魔法做到的我都能做到，連古代咒文我也懂，但您要給我一些血。）

她滿有自信地答。

（血？豬血行不行？）我可沒有被虐傾向。

（不，只有主人您那被詛咒的血才可以。）

（…好吧，待會兒我會把這個女人打發掉，妳給我想辦法，好好保護她，

能不能做到？）

（很容易嘛！僅此而已？）

（盡量不要被其他人看見妳。）我已太有名，不想再惹麻煩。

（怕我太有魅力，會被人侵犯？）她嬌媚地道。

（…

妳很渴望被侵犯嗎？讓我有空時會會妳吧。）我草草敷衍她。

只聽她格格嬌笑：

（您可不要反悔喔！

好吧！待會我召喚一隻小惡魔，暗中保護她，這樣您滿意了吧？）

（那拜託妳了。）我終於可以鬆一口氣。

我輕輕推開螢，把胸前的匕首拔出來，我不敢正視她，只是把匕首丟到她的腳邊︰

「妳走，不要再在我眼前出現！」

「我今天這樣做，已沒想過可活著離開。要剮要殺，悉隨尊便，我可不用你可憐！」

螢顯得很激動。

「以妳的道行是殺不了我的，回去好好修行吧！雲，送客。」

在我猙獰的臉孔背後，隱藏著那刀割般的悲痛。

為免失控把螢殺掉，我強行帶上忿怒的面具，以圖抑壓自己那不穩的情緒。

雲看見我的樣子很可怕，

於是絲毫不敢怠慢，馬上半推半拉地把螢帶走。

她們走後，我才緩步走向窗子，目送她們遠去。

雲好像向螢說了些甚麼，螢聽後把頭垂得低低的。

正在思考的當兒，我突然被一雙柔軟的手摟著，事前竟然全無氣息，

嚇了我一大跳。

回頭看看，「她」竟不是人—從她背上那對大得誇張的蝙蝠翼已可肯定。

再定睛細看，不禁臉上一熱。

她穿得很是性感，衣裳只是隱約遮蓋著重要部位，腰部和兩條胳臂都外露。

黑色的背心，黑色的短裙，黑色的手套，黑色的手套，全身的皮製打扮很是誘人。

不，她本身才是最大的誘惑。

她開口了：

「臉紅了臉紅了！真可愛！」

我沒有理會她，抬頭看清楚她：一把紫色、長及肩膀的頭髮，一雙迷人的眼睛，

加上小小的紅唇散發出一種不能抗拒的魅力，令人想把她一擁入懷。

雖然她的打扮給人妖冶的感覺，但仍不失為一個大美人，甚至比螢還要美。

我正要說話，她又撲過來把我緊抱不放。

她身上的醉人芳香傳入鼻腔，極盡誘惑的能事。

「妳這是甚麼意思？色誘我？」我甩脫她的懷抱，以一貫輕蔑的口吻說道。

「您想和我睡？」她面帶淫邪的笑容，望著我。

我沒有回答她，只道：「狄斯，妳好像有任務還未完成。」

「是，是，威廉大人~」「！」

就在我呆立的當兒，狄斯用手指在半空畫了個圓形，召喚出一隻小惡魔，

那小惡魔向螢和雲雀的方向飛去。

那小惡魔遠去後，狄斯說道：「主人，您好像有話想說呢~」

她果然能看透我的心…

我心下不禁涼了半截。

我沒有正視她，只是看著窗，說：「你可否穿得莊重點？」

「是~ 是~」

她原地轉了一圈，上半身沒變，仍是那件只遮掩胸脯的小背心，下半身卻換了一條短得不能再短的熱褲。

「可不可再…」

（這和之前沒有甚麼分別嘛…）

狄斯眼裡泛起淚光：「嗚嗚…為何您總是對人家諸多挑剔…」

「算了算了，但妳也不用哭吧！」我最怕哭的女人。

「嘻嘻，那就好了。」顯然，她剛才只是假裝哭泣，但她的演技也著實不錯。

「喂！妳不是說過我們是心靈相通的嗎？為何妳知道我的思想，我卻不能看透妳的心？這好像不太公平！」我問。

「人家怎麼知道？但這不是很好嗎？」狄斯快樂地答。

「妳當然說好…」

說著說著，雲回來了。

她定睛看著狄斯：「喔，師傅，這位小姐是誰？」

狄斯突然從後擁著我：

「當然是他的未婚妻~ 我叫狄斯，請多多指教~」

面對她這樣的舉動，我也有點難為情：「別…別聽她胡說！她只是我的朋友。」

雲發呆似的望著狄斯：「…」

「？」

雲對狄斯說：「狄斯小姐，你穿得這麼少，不怕冷嗎？」

狄斯微笑不答，卻以心理感應對我說。

（主人，您這徒兒真有趣。不如…）

我聽出她有弦外之音。

（妳可不要打她的主意。）

（為甚麼？人家正想教她一些女人必須的「招式」…

呀！我知道了！難道您想對她…）

（不行就是不行，不要胡亂猜想！

妳想學「招式」？待我有空時再和妳切磋吧！總之妳別向雲施襲。）

她嬌笑道：「嘻嘻，您總是不正經。」

我奇道：「不正經的不是妳嗎？我只是迎合妳而已。」

「師傅，我已向螢小姐解釋清楚，她不會再恨您的了。」雲轉向我說。

我低聲道：「多管閒事。」

狄斯突然說：「說謊！」

（…）

*********************************************************************

翌日，我寄了一封辭職信給艾活，信中當然沒有提及螢，

然後便和狄斯、雲開始流浪的生活。

「人家要和您一起睡嘛~」

自我辭去義賊團的工作後，便和狄斯、雲開始流浪的生活。

感謝狄斯，她不但使我明白「美人」一詞的含意，更使我完全瞭解「蛇蠍美人」的意思：不要看她平日嬌嫡嫡的樣子，做起事來可心狠手辣得緊。
事情是這樣的：

那天我和狄斯如常逛街，一個醉漢走過，見狄斯有幾分姿色，竟伸手搭她肩膀，說道：「這位小姐，不如陪我共渡春宵吧！

我一定會使妳很快活的，哈哈！」
狄斯秀眉一皺。

我心知大事不妙：

「不想死就快滾！」

那醉漢還未有反應，也不知狄斯做了甚麼，那醉漢的全身已被火焰覆蓋，發出悽厲的慘叫聲。狄斯不發一言，只是拖著我的手，頭也不回地離去…

還好那天雲雀不在場，否則不把她嚇死才怪。
*********************************************************************

「今天去賺些生活費吧！」狄斯興致勃勃地說。
每天也是這樣：雲雀留守家中，我和狄斯出外活動，遊山玩水。
狄斯勾著我的臂彎，像個小孩子般快樂地說著、笑著。

她這樣的舉動總是引來無數艷羨的目光，

（想來如果我不是鼎鼎大名的卻斯，早已被那些色男殺掉了。）

和一些色迷迷的眼神，但狄斯好像十分滿意，而且經過這麼多天，我們也習慣了。

但不知為何，即使有美女相伴，我的心中仍有一種莫名的寂寞感覺…

到了酒吧，我們隨手撕下一張通緝犯的海報，把他∕她殺掉或生擒，然後領取獎金，這就是我們的收入來源。

雖然這世界沒有政府，但仍有不少財團通緝他們的對頭，正好幫助我解決財政危機。

她除了時而行為不太檢點外，對我可是十分恭敬，我也生活得頗輕鬆，直至…
一天晚上，在隔壁的雲雀已睡著了，也是惡夢的開始…

「為甚麼您還不睡？」狄斯已躺在我的床上。

我訝異地問：「妳為甚麼在這裡？」

「人家要和您一起睡嘛~」

我以為她是開玩笑，沒有理會她：

「我還未睏，妳先睡吧。」

「說謊！」

狄斯能看破我的思想，真是一種可怕兼麻煩的能力。

「妳又不是我的妻子，我又怎能和妳一起睡？今夜我睡在地上就好了」

「不行~」話聲剛落，我的身子竟然浮了起來！

「！」

對於全無魔力的我而言，魔法是我最大的弱點，更何況術者是魔力強大的狄斯？

我只能眼睜睜看著自己被狄斯的念力搬到床上。

「又怎樣呀！」無可奈何的我俯在床上，背對著她說道。

「當然是…這樣了！」她摟著我的頸不放。

我並沒有甩開她的手，因為我清楚知道，甩開後她還是會再擁過來，

而且會比上一次摟得更緊。

我心道：（妳究竟想怎樣？想我侵犯妳嗎？）

（是呀~）說著把胸脯向我的背上壓來。

（！

  可惜我在晚上是不做運動的。）

她語帶同情地答：（是嗎…還是您對女性沒有興趣？）

（不、不是呀！）

（還是…嘻嘻，您在那方面不行？）

（別傻了！我又怎會不行？）

（那證明給我看看啊！）

（狄斯，妳真不清楚我，激脹法對我是無效的！）

她氣鼓鼓地答：

（…我不會逼您，但以後每天我也會和您一起睡，看您能忍耐多久！）

我正要閉上眼，卻聽見狄斯自言自語道：

「我可不相信在這世上有誰是我魅惑不了的…」
「哇！不要脫衣服！」

「這樣比較健康嘛~」

往後的每晚，狄斯總是借故要和我同床共寢。如果我拒絕，她必然大吵大鬧，向雲雀訴說我的不是，逼我妥協，以致每次我都鬥不過她。
雖然是這樣，我從沒有做出越軌的行為。

但狄斯好像賭氣似的，就是不肯放棄。

「您可不可以留下來陪我？」
我早警告過狄斯：天氣變幻無常，她穿得這麼少，總有一天會冷病；

她就是充耳不聞。

終於如我所料，她生病了。

一天早上，我醒來的時候竟然沒有被一雙玉手摟著，已知道有點不妥；

轉過身來，只見狄斯瑟縮在床上發抖。

她見我醒了，還裝作若無其事地道：「早安~」

但誰都聽得出她的聲線在顫抖。

我沒有答話，逕自把她扯下床。

雲雀看見我，說：「師傅早，一大早就外出了？」
「嗯。」

到了屋外—

「甚麼呀，人家的手給您扯得很痛！」狄斯欲甩開我的手。

「帶妳去治療。」我的手沒有放鬆，邊走邊答。

「…沒用的。」罕有地，狄斯一臉正經地說。
「不看看又怎知道。」我足下仍沒有停頓。

「是我長生不老的代價，只能讓它自行痊癒。」狄斯平靜地道。

「您也是一樣。」
「我？」我訝道，但狄斯沒有答話。

*********************************************************************

這次，我聽信狄斯的話，讓冷病的她在床上躺臥，給她蓋被子—

「您可不可以留下來陪我？」她流露出哀求的神情。

我實在受不了她那悄臉上的表情：「嗯…看在妳的美貌份上。」

於是，她臥病在床的其間，每天我都不分晝夜的和她聊天。

*********************************************************************

她痊癒後第一句話，竟是：

「為甚麼您不在我病時，抓緊機會，向我施襲？」

我回敬她：「妳病時，我又怎能玩得盡興？

而且妳是我的使徒，我那樣做豈不有失身份？」

狄斯鼓起腮子道：「啐、真不坦白。」

我沒好氣地答：「…既然妳能看破我的心，那還問甚麼？」

她點了點雙手食指：「人家想您親口回答嘛。」
「無聊。」

「…傻瓜。」

*********************************************************************

由那天開始，狄斯有點古怪，我每次外出，她必要求同行。

而她外出時，也必和我結伴同行。（即使有些時候我是被她「捉」去的…）

「您回來了。」

這天，狄斯有點異樣—

我外出時，她竟主動要求留在家，不知搞甚麼鬼。

*********************************************************************

我回到家時。

狄斯撲過來說：「您回來了。」

我接著這飛撲過來的大美人，環顧四周。

只見桌上滿是豐盛的菜餚，而且每碟都是我最愛吃的。

我當然感到很詫異：我們刁蠻任性的狄斯小姐竟然會做菜！

但我第一眼見到的，是狄斯的左手，好像被刀切傷了。

我一言不發，用繃帶把她的手包紮好。

完事後，我才看見她的臉頰紅紅的。

我緩緩地道：「廚房很熱，出來降降溫吧。」

她低著頭答：「…嗯…」

那刻，我以為她只是熱得臉紅，而沒有考慮其他可能性。

後來我才發覺自己是一個遲鈍得匪夷所思的蠢才。

翌日，不知為何，狄斯竟然穿得很莊重—
一條紅色的吊帶連身裙。

但我在事前可沒有作出任何要求。

接著的日子也是如此，狄斯一反常態，不再穿那些過份暴露的衣服，而且也很少和我辯駁；即使被我嘲諷，也只是微笑不語，對我異常地服從，使我禁不住問：「妳…病了？」

「？

沒有呀。」

有一次，我和狄斯經過一條小河，她突然問我：

「如果我和雲雀都掉落大海，您會先救誰？」

「兩個也不救。」我不加思索就答道。

「為甚麼？」狄斯好像很想知道。

我給了一個也許使她十分失望的答案：「我不熟水性…」

及後她不時問一些我重視她還是雲多些之類的問題，

使我開始懷疑狄斯愛上自己。

我心想：（不可能吧！我不但沒有優點，而且缺點多得數不清。）

（猜中了~）

（！

妳剛才說甚麼？）

（沒甚麼~）

我聽後竟然沒半點喜悅之情，一方面是因為我不知道狄斯是否在回應我的思想，她可能只是開玩笑；另一方面我發覺自己心中一直想著的是「她」… 

即使時光流逝，我的感情也未有改變。

但我欠「她」的實在太多了，我已沒有勇氣再見「她」…

*********************************************************************

在很久之前，有一個小伙子，他作了個決定：

「如果將來我愛上一個女孩，但她不愛我，

  而又有另一個愛我的女孩，那我會以我的一生去使這個愛我的女孩幸福—

因為我不能為我愛的女孩帶來幸福。」

現在，這小伙子實在無法迫使自己履行小時作出的決定。

「我有甚麼不及她？我是喜歡您的，難道您不知道？」

平靜的日子過得特別快，轉眼間一個月過去了。

1天， 我突然收到艾活的信，相約在一個地方偏僻的貨倉見面。

聽他的語氣，好像我不去會有損失似的，而艾活向來不打沒有把握的仗，所以我也不敢怠慢，請狄斯胡亂召喚一些怪物保護雲雀，以防萬一，自己則獨自應約。

*********************************************************************

「你來了嗎？」是艾活。

我應道：「嗯」

「喂！幹麼這樣冷淡呀！我們可是出生入死的好友呀。」

說著竟搭了搭我的肩，故作親暱。

我撥開他的手，再在自己的肩上拂了拂，冷冷地道：

「是嗎？我可不知道。你叫我來這裏想怎樣。」

矮子艾活忿怒地說：

「我最討厭你這種冷漠的眼神！

一年前，我倆可是最佳拍擋，沒有甚麼是得不到的，直至那個女人出現！」

「！」我沒有提及過「她」，他不可能知道「她」的！

「你當真以為你做過甚麼我都不知道？

  現在告訴你也不要緊：

  每次自由活動時間，我都召喚了眼球怪，監視著你的一舉一動。

  眼球怪是不死族，沒有氣息，你當然察覺不到。」

「…可惡！」

艾活續說：

「你竟然為了那個女人離我而去！

現在我再給你一次機會，和我合作，我們兩兄弟再去幹一番事業。」

我仍是沒好氣地敷衍他：

「如果我拒絕呢…」

「那你便死在這裏吧！」

突然，十數人衝入這貨倉。

不，不是人，是被艾活操縱著的「人」。

我已被重重包圍了。

我拔出慣用的短劍，充滿自信地說：

「哼，你當真認為這些爛人偶可以了結鼎鼎大名的卻斯大人嗎？」

我的右手一閃，一個人偶擋在艾活身前，十三枚飛鏢狠狠地釘在那人偶身上。

只須慢半秒，艾活已不在人世了；

身體微微一動，白光一閃，我背後的兩個人偶已化為十數個肉團。

艾活見形勢不妙，突然指向我的後方：「看看那邊。」

「！」

那是我的父親、母親、還有…螢。

他們都被艾活操縱著。

艾活獰笑著道：「嘿嘿！你知道應該怎樣做了吧。」

「…」我只好把短劍和身上所有暗器丟在地上。

「現在我有問題問你，答不答隨你的便，哼哼，有甚麼後果我可不負責。」

艾活猙獰地道。「你為甚麼離我而去？」

「你為甚麼要殺掉那些無辜的人？我們不是說好東西偷到就走，

只殺惡人的嗎？」我反問。

「那些廢物根本沒有存在價值，殺了他們又打甚麼緊。」艾活面不改容地說。

「如果不是螢告訴我，我豈不被你騙足一世？」我怒道。

「儘管發怒吧！但你可別忘了上次你發怒時失控，全城人被你殺清光的事呀！」

「…」

那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遺憾之一，為免同類事件再次發生，我只好強行冷靜下來。

「我們作個交易如何？

你不是很喜歡螢的嗎？但她好像只視你為普通朋友啊！」

我沉默不答。

艾活胸有成竹地說：

「有我幫你，要她對你千依百順簡直易如反掌。如何？

你回來幫我賺取榮華富貴，我就送這個小妞兒給你，有你好處的。」

「好像很吸引呢… 不過我拒絕！ 你把人的心看成是甚麼了！

  我可沒有興趣和一個娃娃共渡餘生！」

「交涉決裂呢… 那麼你可以下地獄了！」

艾活一聲令下，所有人偶同時向我攻擊，我急忙閃避，但因為他有人質在手，

我不敢還擊。幸好我身手敏捷，一時間眾人偶倒不能傷我分毫。

艾活見狀，輕撫螢的臉，輕描淡寫地說：

「你若再閃避，我便命令這女娃娃咬舌自盡。」

「…」我只好膠著不動，硬接眾人偶的攻擊。

艾活顯然想折磨我，全部人偶都放下武器，以拳腳向我攻來。

經過一輪拳打腳踢，我也漸感不支，雙腳酸軟，無力站穩，半跪在地上。

這時，竟聽見艾活說道：

「在你死之前，我們玩個遊戲：

這個女娃兒和你的家人，你從中擇一得到自由，然後看著你死！

餘下的陪你死！」

此刻，我才發覺我只餘下一個選擇—

我勉力站起來，向艾活說道：「你知道為何我會被稱為『卻斯』嗎？」

說著用指尖在臂上劃出一道深深的血痕，血滴在地上，化成一個六芒星。

血慢慢地由紅轉藍，最後變成黑色。

艾活正看得目瞪口呆，我自顧自唸道：

「我忠心的下僕狄斯，以我的血為糧，出現在我眼前！」

（用血召喚，是使狄斯馬上出現的唯一方法。

否則只以心靈感應告訴她位置，她到來時，人都死光了。）

說著，穿著黑色露肩緊身衣、

長有一雙蝙蝠翼的狄斯便一臉凝重地出現在我的面前：

「主人，有甚麼吩咐？」

我望一望螢，再回望狄斯，緩緩地道：

「以我的生命交換也不打緊，解除這裏所有人身上的咒縛，送他們到安全的地方。」

狄斯望了螢一眼：「為了那女人？主人，這不是太不值得，太不理性嗎？」

我沉默不答，狄斯只得道：

「既然我是您的使徒，定當聽您吩咐… 

我會順道把您的留言傳達給她的了…」

狄斯能看透我的心，連我說不出口的請求也知道了。

說著狄斯便把各人的咒縛解除，並以時空魔法送他們離開。

艾活雖然想阻止狄斯，但他根本無能為力。

看見狄斯的強大魔力，艾活連逃跑的勇氣也喪失了，只呆呆地彊在原地。

最後只剩下螢，狄斯在她手上戴上留言手鐲，正要送走失去意識的她的時候，動作突然停下來。

狄斯回頭問︰「為甚麼選她？」

「…」

「我有甚麼不及她？我是喜歡您的，難道您不知道？」狄斯的聲線有些哽咽了。

「！」雖然之前我已有點懷疑，但得知這是事實仍然令我有點驚訝。

「您是知道的，我沒有說錯吧。」

「對不起，狄斯，你應清楚知道我的心中只有螢，已容不下第二人… 對不起。」

「您為甚麼明知道她不喜歡您，也不接受我？」

我反問：

「她喜不喜歡我和我喜不喜歡她有甚麼關係？」

狄斯賭氣說：

「…罷了，不送走她了，我倒想看看她看見您的屍體時有甚麼反應。」

「隨你喜歡吧。」

這時我看見狄斯的眼眶紅了，我剛才的話一定把她傷得很深、很深…

我實在不忍心正視她：

（對不起…）

「妳可以走了。」

狄斯抹了抹淚水，破涕為笑道：

「人家不走~ 除非您親親我~」

我微笑道：「那妳在這看看我的手段吧。」

狄斯突然說：「慢著。」

「甚麼事呀？美女。」

我回過頭來，只見一道綠光照射在我身上，傷口全癒合了。

「謝謝。」

我禁不住讚嘆她的細心。

我慢慢走近艾活：

「艾活，我說過要是你騙我，我會把你幹掉吧。」

艾活驚惶地望著我，張大了的口發不出半點聲音。

「我是言出必行的。」

